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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原始创新是企业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的原动力,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支撑引领作

用。基于华为和科大讯飞两个企业样本,以战略目标导向为前提,探索企业原始创新的主

要模式和实现路径,揭示科技型企业开展原始创新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企业开展原始

创新属于巴斯德象限创新行为,主要分为以长远目标为导向的战略性原始创新和以知识应

用为导向的前沿性原始创新,这两种创新模式在支持方式、行为导向、发展目标和组织模式

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企业原始创新能力本质上反映为“知识聚焦能力→知识整合能力→
知识再创造能力”的内生性演化,沿着“联合引智→自主研发→开放合作”路径不断推进。

研究成果能为企业开展原始创新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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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

起,全球科技竞争不断向创新链前端移动,原始

创新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原动

力。因此,需要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

合,强化目标导向,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水平。现在,我国企业已经成为开展技术创新

的重要力量,推动企业开展原始创新成为我国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在要求。经过多年发

展,我国企业的基础科学研究取得长足进步,涌

现出一批创新氛围浓厚、注重原始创新并在不

同行业领域取得显著成果的科技型企业,如华

为、京东方、科大讯飞等,它们在推动我国通信、

新型显示、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术发展上发挥

着重要作用。但是从整体上来看,我国大部分

企业的原始创新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还面临很

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企业原始创新投入不足、企

业原始创新的模式不够成熟、产学研合作水平

较低等方面。

原始创新作为国家创新系统的核心动力,

是企业发展壮大的重要支撑,也是企业生命力

延续的重要保证。因此,有必要思考为什么以

华为为代表的科技型企业在开展原始创新方面



具有较强的发展动力? 这些企业在原始创新的

路径选择上有哪些相似特征和不同之处? 不同

战略目标导向下,企业如何形成独特的原始创

新模式来适应外部环境变化? 对于这些问题,

当前学术界主要从企业原始创新行为的理论内

涵、影响因素和动力机制等角度进行探讨,为企

业开展原始创新提供实践支持。然而,现有文

献较少结合企业现实情境和发展阶段,从理论

层面概括企业原始创新的主要特征和内在逻

辑,也鲜有研究从实践层面探讨战略目标导向

下企业原始创新行为的典型证据和实践路径。

基于此,本研究选取华为和科大讯飞两家知名

科技型企业开展案例研究,探索在战略目标导

向差异化情境下,企业开展原始创新的模式和

路径,深入分析企业开展原始创新的内在动力

和机理,为科技型企业开展原始创新提供实践

启示。

1 文献综述

1.1 原始创新

原始创新的概念来源于托马斯·库恩的科

学范式理论,指危机带来的范式变革和新理论

建立[1],大致分为不以实际使用为目的的纯理

论性基础研究(玻尔象限)和以解决实际问题为

目的的应用基础研究(巴斯德象限)[2-3]。对于

原始创新这一概念,国外相关研究有着较为相

似的 界 定,即 突 破 性 创 新 (Radical
 

Innova-

tion)[4]或 破 坏 性 创 新 (Disruptive
 

Innova-
tion)[5],主要指原来不存在的新技术。Gold-
enberg等[6]系 统 地 提 出 原 始 创 新(Original

 

Innovation)这一概念,认为原始创新是一种简

单、高效的解决方案,并且优于以前的解决方

案,原始创新有助于将创新探索引导至有效的

预定路线中,但需要很 长 时 间 才 能 被 发 现。

O’Connor[7]认为原始创新是一种根本性创新,

指采用新技术进行研发的活动。白春礼[8]在国

内提出原始性创新这一概念,强调重视和增强

原始性创新能力是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水平的关

键。邹承鲁等[9]提出,原始创新指重大项目的

突破性创新,是具有自主知识体系的重大创新。

不同领域研究对原始创新内涵的讨论各有

侧重,但有两点是一致的:第一,原始创新首先

体现在“新”方面,创新成果是以前不存在或未

预见到的[10]。第二,创新成果在全球范围内是

具有突破性的,其能推动常规学科的“范式”变
革[11-12]。原始创新和知识生产联系紧密[13-14],

从成果来看,原始创新一般体现为重大科学发

现、重大理论突破和重大技术发明等[15]。有研

究也对于原始创新的功能、作用展开了较为深

入的探讨,认为原始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科

技实力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经济长期稳定发

展的重要保障[5,10],但目前,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仍然比较薄弱,存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投入少、资源配置效率低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等

问题[16],部分领域的创新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

差距[17-18]。由于原始创新具有探索性、高风险

性等特点,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的联合研发模

式已经进入瓶颈期,难以满足复杂的原始创新

实践需求,需要吸收优秀的创新型企业,构建产

学研融合的原始创新模式[19]。还有的研究对

战略目标导向的原始创新进行了探索,杨淼

等[20]通过对竞争战略导向的企业创新行为的

分析,探究战略选择、文化建设和实施策略对企

业绩效的共同影响;万劲波等[21]聚焦国家战略

需求导向的有组织的基础研究,提出原始创新

的推进思路和实施机制。

1.2 企业原始创新

早期有关原始创新的研究多聚焦于科学技

术与基础研究领域,随着科学与技术的联系日

益紧密、研究周期缩短,以及基础研究对企业生

产率的提升作用不断凸显[22],企业开展原始创

新的积极性迅速提高。20世纪80年代以来,

许多大企业开始设置基础研究实验室,并加强

对基础研究实验室的建设,资助那些不能被立

即投入市场的研究[10],相关研究也逐渐关注到

企业的原创性技术创新方面,重点探讨企业的

原始创新行为。有研究认为,企业原始创新与

战略目标导向密切相关[23],侧重于基础研究领

域的应用,其本质是以实际应用为导向的新知

识生产,最终目的是获得经济效益,实际上,这

种观点是基于巴斯德象限的研究,而非玻尔象

限[10]。与之不同,高校和科研机构主要侧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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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创新的纯基础研究,即基础性新知识的产

生[24-25],李妹等[26]指出,企业的原始创新几乎

可以等同于突破性创新,是指企业内根本性的、

开发难度很大、创新程度很高、风险很大的创

新;裴云龙等[27]认为,企业的原始创新是具有

突破性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发明和新

技术。

基于现有研究基础,本研究把企业原始创

新定义为,企业以明确的应用目标为导向开展

自主研发,形成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并能为企

业带来核心竞争优势的新发明和新技术。本研

究涉及的企业原始创新行为主要指基础研究领

域、应用基础研究领域的重大原创性技术突破。

对于企业如何更好地开展原始创新,已有文献

从资源基础理论[28-29]、创新收益获取[30]、互惠

理论[31]、生命周期理论[32]等视角进行了研究,

认为原始创新对企业资源与能力提出了较高要

求[33],成功的原始创新战略是资源与能力合理

配置的结果。因此,企业需要培养有效管理和

运用资源的能力[8],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

管理能力[34],并根据自身所处的发展周期,选
择相应的原始创新模式。

1.3 理论缺口与研究机会

基于对已有原始创新研究的分析和总结,

本文发现,尽管学术界对企业开展原始创新的

必要性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并用一些有创见性

的研究框架来分析企业原始创新的驱动机制,

但已有文献对于企业原始创新的研究大多从单

一理论视角出发,对于企业原始创新的演化机

理、模式选择和实现途径等问题还缺乏必要的

探讨,主要有三个理论缺口:其一,现有研究没

有从理论逻辑角度总结企业原始创新的主要模

式,对于企业如何从内生驱动角度开展基础研

究的探讨略显不足,对战略目标导向下的原始

创新研究还不够深入;其二,现有研究没有系统

地总结企业原始创新的阶段性特征,驱动企业

原始创新形成的差异化路径还处于“黑箱”之
中;其三,现有关于中国现实情境下的企业原始

创新研究还不够丰富,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企

业实践。因此,明确企业开展原始创新的内在

动力,总结典型企业的成功路径是当前亟待解

决的问题。本研究选取两个在原始创新领域取

得显著成效的企业作为案例研究对象,通过对

案例企业基于战略目标导向的差异化特征的对

比分析,探究企业原始创新的主要模式和阶段

性路径,提出激励企业开展原始创新的有效策

略,深化对企业原始创新驱动路径的认识,为推

动我国原始创新研究成果涌现提供新思路。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方法能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挖

掘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而有效地解决实际

问题,是开展探索性研究的合适方法。具体而

言,其一,本文旨在探究企业如何开展原始创

新,以及选择怎样的原始创新模式和路径,回答

“How”的问题;同时,本文通过纵向研究和对

比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厘清单个企业开展原始

创新的逻辑顺序,发现不同企业开展原始创新

的共性和差异,回答“What”的问题。其二,本

文选取两家成长阶段相似、发展模式典型、综合

实力较强的企业作为案例研究对象,通过比较

案例企业开展原始创新的模式和路径,剖析其

背后的深层机理。因此,本文选择双案例对比

研究,分析案例企业开展原始创新的共同点和

差异性,有助于构建研究问题的理论框架,挖掘

企业开展原始创新的内在机理。

2.2 案例选取

华为和科大讯飞这两家企业高度重视原始

创新,并已在原始创新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本文所选案例企业的具体实践与研究问题契合

度高,符合案例选择标准。具体选择原因有三

点:第一,华为在2019年就宣布要迈向基于愿

景驱动的理论突破和基础技术发明的创新2.0
时代,科大讯飞是国内较早开展人工智能领域

研究的创新型企业。两家企业均为国内知名的

创新驱动型企业,企业内部创新氛围浓厚,高度

重视原始创新。第二,华为主要聚焦于ICT(信

息与通信)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领域,科大讯飞

则致力于人工智能产品的研发和行业应用。两

家企业虽然同为技术创新型企业,但却深耕于

不同的行业领域和原始创新领域,适合采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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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分析的方式探究企业原始创新路径选择差异

的深层逻辑,提高研究过程的系统性。第三,两

家企业都已经在原始创新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

就,从侧面对其所开展的原始创新实践进行总

结,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同时,与两家企业原

始创新相关的信息和数据较易从公开信息渠道

获得,有助于提高研究结论的准确性。

2.3 数据来源及信效度保证

首先,本文选择两家代表性较强的企业作

为案例企业,保证了研究问题的客观性,同时,

基于上述对原始创新的定义,本文将两家企业

在基础研究领域、应用基础研究领域开展的具

有重大突破的创新行为确定为研究对象。其

次,本文主要在华为和科大讯飞的公司官网获

取权威的信息和资料,并用期刊文献、公开专

访、新闻报道等公开资料进行补充,实现对同一

研究问题的全方位数据收集,为多角度、多层次

分析提供可能。最后,本文通过不同来源的信

息,对企业开展原始创新的行为进行三角验证,

从而分析并总结出企业开展原始创新的模式、

路径及内在机理,同时,通过对相关资料的反复

核查,实现多角度分析和交叉验证,达到信度和

效度要求。

本文在收集汇总各类资料的基础上,将所

有资料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排列,形成质性资料,

再对质性资料进行分析和编码,形成可以量化

的数据。具体步骤:①从所收集的资料中提取

与研究主题相关的资料,将其归纳到构念层

面[35]。②从现有的文献中提取相关构念,再对

编码后的构念按照关键词进行归类。构念、测

量维度和典型证据示例见表1。

表1 构念、测量维度和典型证据示例

Tab.1 Constructs,
 

measurement
 

dimension
 

and
 

typical
 

evidence
 

examples

构念 测量维度 主要参考来源 典型证据示例

企业原始

创新的

主要模式

支持方式(A1) 徐晓丹等[36] 原始创新投入(a1);任务导向性资助(a2)

行为导向(A2) 方勇等[37] 愿景驱动(a3);竞争形势(a4);前沿问题驱动(a5)

发展目标(A3) 高锡荣等[38] 引领产业发展(a6);核心技术攻关(a7)

组织模式(A4) 眭纪刚等[39] 战略研究院(a8);全球联合实验室(a9);技术实验室(a10)

企业原始

创新的

阶段性

路径选择

联合引智(B1) 方勇等[40]
组建联合研发机构(b1);资助高校及科研人员(b2);联合培养人才

(b3)

自主研发(B2) 李敏等[41]
加强基础研究布局(b4);引进顶级专家(b5);主导国际标准(b6);
推动技术应用(b7)

开放合作(B3) 朱相宇等[42]

成立开放研究院(b8);推动产学研合作(b9);布局原始创新生态

(b10);整合核心技术资源(b11);定义产业标准(b12);强化战略合

作(b13)

3 案例分析

3.1 企业原始创新的主要模式

根据二维象限模型,企业所擅长的基础研

究属于巴斯德象限范畴[10],具体表现为企业通

过自主研发、产学研合作等形式开展原始创新,

并注重科学原理在技术上的实现[25]。受战略

导向或知识应用的差异化驱动,原始创新存在

战略性原始创新和前沿性原始创新两种不同模

式:①华为主要开展战略性原始创新,这种模式

以市场需求和企业发展需要为出发点,以实现

企业长远发展为导向,依靠建制化团队开展长

期稳定的联合攻关,投入规模相对较大,既能聚

焦战略宏观导向,又能拓展科学认知边界,保证

原始创新对产品创新的支撑。②科大讯飞主要

开展前沿性原始创新,这种模式以企业已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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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基础为出发点,以知识应用为导向,依靠高

度专业化研究团队进行深层次技术攻关,由于

从事前沿性原始创新的企业已经完成了初步知

识积累,发展初期便在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因

此,该类企业后续发展重点在于将已有成果转

化为产品,形成收益增长点。企业开展原始创

新的理论阐释如图1所示。

图1 企业开展原始创新的理论阐释

Fig.1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of
 

the
 

original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战略性原始创新和前沿性原始创新两种原

始创新模式在支持方式、行为导向、发展目标、

组织模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支持方式方

面,华为建立了持续稳定的研发投入机制,基于

《华为基本法》确立了每年的研发投入比例,在

5G、6G等重大原创性技术研发方面进行持续

性投入;科大讯飞采取任务导向性资助方式,在

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通过设立专项小组,集中

力量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在行为导向方面,华

为基于市场需求和竞争形势,以“赋能行业数字

化发展,加速智能世界到来”为愿景驱动创新,

超前布局新一代通信技术研发,大力推动芯片

技术突破;科大讯飞则以前沿问题驱动创新,持

续聚焦人工智能领域,开展源头核心技术研究,

旨在在人工智能领域保持国际领先水平。在发

展目标上,华为坚持探索通信、云计算等领域中

的基础理论问题,开展基础理论重构,为通信领

域开拓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科大讯飞以实现

系统性创新为目标,坚持在人工智能的技术层

面进行源头技术的突破和多技术的融合,以此

来推动系统性创新。在组织模式方面,华为通

过组建联合实验室,与世界顶尖的科研机构等

开展合作,通过组建战略研究院,从整体布局,

助力基础研究工作的推进;科大讯飞通过组建

技术研究院,制定“顶天立地”的原始创新战略,

在人工智能主流技术领域进行全面布局,并紧

密结合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进行技术转化与

应用。华为和科大讯飞原始创新模式对比的证

据援引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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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华为和科大讯飞原始创新模式对比的证据援引

Tab.2 Original
 

innovation
 

model
 

comparison
 

evidence
 

cited
 

of
 

Huawei
 

and
 

iFlytek

特征
典型证据援引

华为 科大讯飞

支持

方式

(A1)

原始创新投入:2012—2021年间,华为累计投入研发经费达到

8
 

450亿元,近年,其每年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超过200亿元,现
有约15

 

000名员工从事基础研究工作。在5G技术研究方面,
华为从2009年便开始进行早期研究,并在2013年宣布至少投

资6亿美元用于5G的研究与创新。此外,在量子芯片的研发

上,当前已累计投入1
 

105亿元(a1)

任务导向性资助:2010—2011年,科大讯飞集中研

发、上线DNN系统;2013年,成功研发BN-ivec技

术;2014年,正式启动“讯飞超脑计划”;2022年,
正式启动“讯飞超脑2030计划”,开展“1+N 认知

智能大模型技术及应用”专项攻关(a2)

行为

导向

(A2)

愿景和竞争形势驱动:华为沿着数字化、智能化、低碳化方向,识
别产业需求并攻克世界级难题,持续探索新理论、新架构、新技

术,推动芯、软、硬、端、网、云的协同创新,助力产业长期可持续

发展,提前布局5G技术,当前华为已成为全球领先的5G供应

商。此外,华为还超前布局6G技术,并已在6G研发上取得了

新突破,预计研究成果将于2030年投入市场(a3)。为应对技术

封锁,实现技术发展,加强底层技术的研发,华为在芯片制造、系
统研发等技术领域不断进行突破性创新,实现了芯片及核心元

器件的自主研发(a4)

前沿问题驱动:科大讯飞自创立以来持续聚焦智

能语音、自然语言理解、机器学习推理及自主学习

等人工智能源头核心技术研究,在国际上始终保

持领先水平。2018年以来,公司获得40项国际人

工智能比赛冠军,助力中国智能语音及人工智能

走在世界前列,2023年,其自主研发的认知大模型

“星火”正式对外发布(a5)

发展

目标

(A3)

引领产业发展:华为注重探索通信、云计算等领域中的基础理论

问题,开展基础理论重构,重新定义后香农时代的无线网络新架

构,为通信领域开拓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华为积极研究

和探索量子领域的前沿理论和技术,突破传统芯片设计和制造

的限制,当前已取得QCU(量子计算单元)专利(a6)

核心技术攻关:科大讯飞坚持在人工智能的技术

层面进行源头技术的突破和多技术的融合,以此

来推动系统性创新。公司在端到端建模、无监督

训练、多模态融合、外部知识融合四大源头技术方

面持续突破,研发了复杂场景下的前后端一体化

语音识别技术、全属性可控语音合成方法、基于多

模态免唤醒的交互系统(a7)

组织

模式

(A4)

组建战略研究院和全球联合实验室:2019年,华为成立战略研究

院,对未来5年至10年的研究加大投入力度,提出前沿性问题

和解决方案构想,孵化新技术、新产品形态、新商业模式、新产业

机会(a8)。华为在全球进行技术布局,与全球高校合作,贴近学

术源头,建立了86个基础技术实验室,扎根基础研究,构建相关

的核心技术体系,并于2009年成立通信技术实验室,开展5G技

术的早期研究。近年来,华为在加拿大和法国成立了6G研究中

心,全球技术布局使得华为能够与世界上顶尖的科研机构和大

学开展合作,共同攻克芯片技术难题(a9)

成立技术实验室:2005年,公司成立科大讯飞研究

院,基于业务发展需求和研究方向,在智能语音、
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等几大主流AI领域全

面布局,并在多个技术方向上达到业界领先水平。

2017年,公司组建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高级阶段认

知智能领域的第一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认知

智能国家重点实验室(a1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开信息整理而来。

3.2 企业原始创新的阶段性路径选择

本文通过对华为和科大讯飞的案例分析,

发现两家企业开展原始创新的阶段性路径选择

具有很高的相似性。企业的原始创新能力一般

遵循“知识聚焦能力→知识整合能力→知识再

创造能力”的内生性演化规律,通过知识积累效

应、技术吸收效应和创新激励效应,沿着“联合

引智→自主研发[43]→开放合作[44]”路径不断

推进。起初,初创企业在某研究领域的学术创

新能力较弱,需要通过不断跟进国外研究前沿

来聚焦研究方向,所开展的学术研究更多属于

验证性、重复性的。接着,经过前期的学术积累

与研究,企业对某领域的研究现状及动态较为

熟悉,从原来的跟进研究逐渐转向竞争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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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原来在学术研究中的“跟跑者”角色转变为

“并跑者”角色。最终,随着学术研究能力进一

步增强,企业逐渐占据某研究领域的前沿,并扮

演起“领跑者”的角色。原始创新能力的阶段性

更迭有其内在的逻辑,既包含行业发展情况、技
术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影响[45],也有企业成长阶

段变更[19]、企业实力增长等内生因素的推动。

在不同的外部环境下,企业根据自身情况选择

有利于技术进步和企业长期发展的原始创新路

径和模式,能够使其引领科技革命和技术革新

浪潮,并依托其技术的先行优势走到行业领域

的前沿。
(1)第一阶段:联合引智阶段

在企业发展需求和市场生存压力的共同作

用下,科技型企业在发展初期往往会选择联合

引智方式,提高自身的知识聚集和吸收能力,充
分利用原始创新的外部经济性和知识溢出效

应,及时了解研究趋势和研究动态,积极消化、

吸收来自外部的原始创新成果,并以此作为独

立自主开展原始创新的起点。

在联合引智阶段,华为处于企业的发展

初期,资金实力和技术能力都比较有限,不具备

独立开展原始创新的条件,同时还面临着充满

挑战的外部环境。此时,国内ICT领域处于

快速发展期,技术更新换代的周期较短,市场潜

力巨大[46],但是国内学术资源及前沿技术匮

乏。因此,为了规避完全独立自主研究的高

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华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成

熟技术搜寻,吸收前沿的学术成果以加强自身

的知识积累。一方面,华为在全球范围内设立

研究所,吸收其他国家的优秀学术资源,在先

进技术的基础上开展创新研究,攻克原始创新

领域的技术难题;另一方面,华为为原始创新领

域有所建树的高校和研究者们提供资金支持及

其他协助,助力原始创新研究领域的突破式

发展。

相比之下,科大讯飞在成立之初就将独立

自主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但是由于

竞争环境、国内外技术环境和研究内容的独特

性,在研究初期,其同样选择了联合引智。科大

讯飞致力于智能语音技术研究,但语音技术本

身属于交叉学科,涉及数字信号处理、声学研究

和实验语音学等多个方面,因此,需要聚集多方

的智力成果才能够在源头技术上实现突破式创

新。同时,国际IT巨头IBM、微软、英特尔等

已经在语音技术领域展开激烈的竞争,并开始

占领中国市场,但是国内的语音技术发展却遭

遇了瓶颈,无法实现系统性的发展。科大讯飞

起源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人机语音通信实

验室”,属于大学衍生出来的企业,学校与科大

讯飞通过资源共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人才

培养等多种方式开展长期、持久的多层次合作,

这使科大讯飞同时具有知识聚集方面和知识吸

收方面的双重优势,有利于其将该领域的原始

创新成果聚集在一起,形成发展初期的强大

力量。
(2)第二阶段:自主研发阶段

受国际竞争加剧、技术壁垒构筑、国内技术

环境改善和自主研发能力提升的影响,企业进

入自主研发阶段。在该阶段,企业意识到只有

提高核心技术的价值性、稀缺性、不可完全模仿

性和不可等效替代性才能维持长久的竞争优

势,只有开展独立自主原始创新,进行知识整合

和知识创造才能形成核心竞争力。

华为得益于ICT行业领域的新发展、国内

技术环境的改善及企业自身实力的提升,在

2012年迈入自主研发阶段。在该阶段,信息与

通信领域的发展已经进入稳定期,联合引智阶

段的知识聚集和知识吸收已经达到饱和状态,

整个行业领域开始召唤新的技术革新,但在经

历快速增长期之后,全球的市场需求放缓,企业

在该领域面临的竞争加剧,因此,华为意识到只

有在原始创新上有所突破才能突出重围,在市

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国内良好的创新氛

围、自主创新战略的深入贯彻落实和科技创新

实力的增长也为华为整合国内外创新资源提供

了良好的外部支撑。自主研发阶段的华为逐步

迈入企业发展的成熟期,技术水平和经济实力

都有了大幅提升,在ICT领域取得了许多原创

性成果,有能力自主投资并开展原始创新,拓展

知识深度,识别机遇,完成技术追赶。于是华为

通过2012实验室整合国内外的创新资源,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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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个体系完整、运行有效的创新系统,并在

此基础上针对ICT网络架构、标准和材料等前

沿技术开展原始创新。至此,华为已经具备了

自主创新能力,能够通过自身资源在全球范围

内搭建的创新网络谋求突破性的创新。

受技术积累、企业发展、行业特性和技术领

先需求的影响,科大讯飞于2005年也迈入了自

主研发阶段。在这个过程中,科大讯飞在联合

实验室的长期技术积累,以及企业在业务上的

成功使其占领了语音技术产品的大部分市场,

从而获得了独立自主开展原始创新的资源和能

力。同时,智能语音产业的行业特性也加快了

科大讯飞迈入自主研发阶段的步伐。科大讯飞

作为科技主导型企业,有着非常强的“马太效

应”,即具有核心技术优势的企业能够在后续的

市场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形成阻止后来

者进入甚至赶超的壁垒。因此,为了能在未来

激烈的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避免被阻隔在行

业和技术壁垒之外,科大讯飞加大了对原始创

新的投入力度,组建自己的原始创新团队,减少

对外部创新成果的依赖,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拓

宽原始创新路径。2005年,科大讯飞正式成立

科大讯飞研究院,后期发展成了人工智能(AI)

研究院、大数据(Big
 

Data)研究院和云计算

(Cloud
 

Computing)研究院,为其进一步完善

企业自主创新体系、取得开创性研究成果奠定

了基础。

(3)第三阶段:开放合作阶段

随着企业逐步成为“领跑者”,行业发展进

入瓶颈期,仅靠单个企业的努力已经难以实现

基础理论的突破。因此,企业原始创新进入开

放合作阶段,企业需要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

开展高水平的开放和研究,推动知识共享和知

识传播。开放合作阶段与联合引智阶段的主要

区别在于企业在联合引智阶段中主要是吸收和

消化其他国家的先进成果,而在开放合作阶段,

企业则强化了自身的主体地位,在坚持自主创

新的基础上集思广益,利用更广泛的力量突破

科技难题。

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信息通信领域面临

着新的理论瓶颈和技术瓶颈,原有的香农定律

和摩尔定律已经达到了开发极限,行业的发展

需要理论创新。基于信息通信领域的技术积

累,华为的原始创新进入开放合作阶段,在5G
方面取得的突出成果使其获得了该领域的话语

权,其他国家创新主体对华为的信任和支持也

逐渐增强。在本阶段,华为通过共享创新成果,

将更多的创新主体纳入企业的创新体系中,体

现出极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在发展目标上,

华为提出了创新2.0时代[47]的美好愿景;在组

织模式上,华为成立战略研究院,将原始创新提

升到战略高度;在实践中,华为为外部创新主体

提供资金支持,并与通信研究领域的高校院系

和研究者积极开展创新合作,在全球范围内构

建创新网络,共同面对世界级挑战(如香农定律

极限、内存墙、摩尔定律失效等)。

相比之下,为了与行业的发展特征和企业

的发展阶段相匹配,科大讯飞的原始创新也进

入了开放合作阶段。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和技术

进入发展的关键阶段,原有的深度学习框架已

经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利用,而未来的类脑科学

还没有出现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科大讯飞

为了在这一阶段抢占先机,开始在原始创新的

基础上进行集成创新:一方面,尽可能地整合国

内外创新资源,与知名企业签订战略协议,开展

创新合作,充分利用外部优势;另一方面,在整

个研究合作体系中承担起“领跑者”的责任,打

造合作、互动的平台,推动知识共享和协同创

新,建设国家工程实验室和核心技术实验室,以

自身为核心扩大合作范围。同时,科大讯飞的

语音技术也进入成熟期,诸多研究成果拿到了

国际性的奖项,进入了《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的
“全球50大最智慧公司”榜单,逐步发展成为智

能语音技术领域的领导者。综上所述,华为和

科大讯飞原始创新发展阶段证据援引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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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华为和科大讯飞原始创新发展阶段证据援引

Tab.3 The
 

origin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stage
 

evidence
 

cited
 

of
 

Huawei
 

and
 

iFlytek

阶段划分 华 为 科大讯飞

联合

引智

(B1)

组建联合研发机构:华为在俄罗斯组建了算法研究所,在
瑞典成立了欧洲第一个研发中心,在慕尼黑设立了华为欧

洲研究所……面向4.5G和5G,聚焦无线管道关键平台和

技术研究,致力于多个领域的基础技术研发(b1)

资助高校及科研人员:华为在土耳其比尔肯大学教授Erd-
al

 

Arikan的极化码研究的基础上开展5G研究,推动研究

成果在各大领域的应用(b2)

组建联合研发机构:科大讯飞先后与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这

三个在语音领域有着丰富积累的机构成立语音技术联

合实验室,与微软成立合肥微软技术中心,与美国知名

的语音识别厂商Nuance成立联合实验室,开展相关技

术合作(b1)

联合培养人才:科大讯飞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基础教

育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教

学深度融合,培养原始创新的专业人才;与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软件学院合作创办软件工程硕士班,培养软件

工程方面的高级人才(b3)

自主

研发

(B2)

加强基础研究布局:华为整合全球研发资源,成立2012实

验室,面向中长期(未来5~10年)的ICT网络架构、标准

和材料等前沿技术开展相关基础研究,并不以产品和版本

更新的短期回报为目标(b4)

引进顶级专家:华为注重打造顶尖科研团队,共计拥有全

球12位顶级技术专家,内部称为华为院士(b5)

主导国际标准:华为主推的5G极化码(Polar码)被3GPP
所接受,使其在国际标准组织中的地位得到提升(b6)

加强基础研究布局:公司正式建立了前沿技术研究

院———科大讯飞研究院(后期 升 级 为 人 工 智 能 研 究

院),加强源头技术研究,期刊论文发表量持续增长,智
能语音技术也进入了成熟期,完成了基础研究布局。
随后,科大讯飞又先后成立了大数据研究院和云计算

研究院(b4)

推动技术应用:科大讯飞在基础研究布局的基础上加

快推动技术研发的应用,2011年,公司的发明专利“井
喷式”发展,推动相关研究向应用型技术方向发展(b7)

开放

合作

(B3)

成立开放研究院:华为宣布将迈向基于愿景驱动的理论突

破和基础技术发明的创新2.0时代,成立华为战略研究

院,负责统筹、落实创新2.0战略规划(b8)

推动产学研合作:华为设立了“奥林帕斯奖”,旨在引领全

球数据存储领域基础理论研究方向,攻克关键技术难题,
加速科研成果产业化,实现产学研合作共赢。同时,举办

欧洲创新日活动,邀请媒体、政府、分析师、智库学者、华为

合作伙伴等共同探讨基础研究问题(b9)

布局原始创新生态:华为斥资10亿美元,打造开发使能平

台,为业界提供了开源软件及丰富的开发工具,近年来,超
过800万开发者加入平台。此外,华为与70多所高校共同

开发课件、教程,广泛培养和发展生态人才(b10)

整合核心技术资源:科大讯飞成立语音及语言信息处

理国家工程实验室,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设多个

核心技术研究室和重大应用示范平台,进一步整合源

头核心技术资源并取得了先进的科技成果(b11)

定义产业标准:科大讯飞发布了对人工智能产业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人机交互平台(AIUI),重新定义了万物

互联时代的人机交互标准(b12)

强化战略合作:科大讯飞与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

联通三大通信运营商全面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与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创新中心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为AI智慧教室、产教融合、课程资源、AI人才培养方

面提供技术支持,推动高等教育信息化建设(b13)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开信息整理而来。

4 研究发现

本文通过跨案例对比分析发现,华为和科

大讯飞两家企业在原始创新的路径选择及其内

在逻辑上有较高的相似性。首先,两家企业在

创立初期都因自身原始创新能力不足,选择了

与其他的创新主体合作成立研究院或联合创新

中心,充分利用合作伙伴的创新资源和技术成

果,先在行业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为后续开展自

主原始创新奠定基础。其次,随着行业内的技

术竞争不断加剧,两家企业在具备经济实力且

拥有一定技术积累后,不约而同地选择增强科

技创新人才储备、成立实验室和研究院,通过提

高原始创新的独立自主性形成不可替代的核心

技术优势,进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最后,当企业技术实力快速提升,逐渐发展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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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导者后,两家企业意识到行业的技术发

展进入瓶颈期。因此,一方面,两家企业开始整

合创新资源,加强与其他创新主体在原始创新

上的合作;另一方面,两家企业完成了角色的转

变,承担起引领行业技术发展的责任。综上可

知,两家企业在原始创新路径选择受到自身发

展情况、行业特性及外部技术环境的影响时,均

表现出自主性和开放性持续增强的特征。

同时,由于企业类型和外部环境存在不同,

两家企业开展原始创新的过程也存在较大差

异。①在联合引智阶段,华为在全球范围内选

择在某一原创性技术优势显著的地区成立研究

院,吸纳创新人才,利用当地的创新资源和技术

成果开展研究;而科大讯飞则选择与国内的科

研机构和高校合作成立联合创新中心来开展原

始创新。这背后的原因是,华为创立之初主营

产品代理业务,没有技术背景,而且在公司成立

之初,国内在通信领域的技术创新还较为薄弱,

因此,迫切需要利用其他国家优质的创新资源

来补齐短板;而科大讯飞则依托于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的实验室创立,创始人也均为智能语音

领域的研究人员,有着强大的基础学科背景,而
且国内多所科研院校都在语音技术的部分领域

有所积累,因此,科大讯飞选择国内作为原始创

新的主要阵地。②在自主研发阶段,华为和科

大讯飞依旧延续了上一阶段的特点,将原始创

新集中于国际和国内两个不同阵地,但是原因

却大有不同。虽然两家企业都是依托其设立的

自主研发机构进入自主创新阶段,如科大讯飞

的研究院和华为的2012实验室,但是两个研发

机构发挥的作用却不相同,科大讯飞的研究院

致力于在其他联合研发中心技术成果的基础

上,继续进行深层次的探索,进而形成自身的核

心技术优势,而华为的2012实验室则注重整合

原有的创新资源,形成一个完整的创新系统并

起到统领性的作用。③在开放合作阶段,两家

企业较为突出的特点是,企业在原始创新中扮

演的角色从“跟跑者”“并跑者”转变为“领跑

者”,并承担起引领技术发展的责任,华为在这

一阶段已经在5G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具
备核心技术优势,是全球范围内信息与通信领

域的佼佼者,能够在原始创新全球合作中发挥

主导作用;而科大讯飞虽然也在这个阶段取得

了诸多优质的技术成果,但是其体量和影响力

与华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没有绝对领先的技

术优势,因此,其主导作用的发挥也仅限于国内。

5 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本文聚焦于科技型企业如何有效地开展原

始创新的问题,从组织创新理论视角出发,基于

企业长期发展需求,构建了企业原始创新路径

选择的分析框架,着重分析了华为和科大讯飞

在开展原始创新过程中路径选择的相似性和差

异性,探索了其背后的深层逻辑,得出三点主要

结论:第一,企业开展原始创新的模式存在差

异,华为主要开展以战略目标为导向的战略性

原始创新,而科大讯飞主要开展以知识应用为

导向的前沿性原始创新。企业开展原始创新分

为“联合引智→自主研发→开放合作”三个阶

段,并在路径选择中表现出自主性和开放性持

续增强的特征。第二,企业原始创新能力本质

上反映为“知识聚焦能力→知识整合能力→知

识再创造能力”的内生性演化。内外部因素相

互作用影响企业原始创新的路径选择,内部因

素包括企业自身的发展情况等,外部因素包括

行业发展情况及外部技术环境等。第三,即使

企业选择了相似的原始创新路径,在整体上历

经了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但是受到企业类型

和外部技术环境的影响,在每一阶段企业所选

择的发展模式仍存在差异,如合作研究的主体

范围及研究机构设立的作用等。

5.2 理论贡献

知识基础观认为,企业开展原始创新是对

行业内先进知识的探索,企业可以由此增加知

识存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获得较大的持续性

产业竞争优势。战略性原始创新和前沿性原始

创新虽然起点不同,但均以应用为导向,研究成

果将投入市场,最终目的是实现盈利。由于原

始创新的不确定性、研究成果的公共属性和利

润获得的滞后性,企业在开展原始创新的过程

中会非常谨慎,同时企业也会倾向于提高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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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合作广度来降低研究风险,提高原始创新

绩效。在原始创新能力薄弱时,企业会进行知

识消化、吸收,充分利用原始创新的外部经济性

和知识溢出效应;完成知识积累后,企业开始注

重提升知识创造能力和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为
了使原始创新能力有跨越式的提升,企业会积

极加入全球知识网络,充分利用全球范围内的

创新资源,最终呈现出“联合引智→自主研发→
开放合作”的发展路径。本研究基于双案例对

比分析,总结了当前我国企业开展原始创新的

主要模式和阶段性路径,是对当前企业原始创

新理论的补充,可为提升企业原始创新的内在

动力提供理论依据。

5.3 实践启示

第一,科技型企业应该在观念上加强对原

始创新的重视程度,认识到原始创新是企业创

新发展的原动力,从长远利益的角度出发考量

原始创新的价值。企业可以借鉴华为和科大讯

飞开展原始创新的经验,自创立之初就选择合

适的路径和发展方式来推进原始创新,并在后

续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加大对原始创新的投入

力度,丰富创新合作主体,扩大原始创新合作范

围,逐渐在所从事的领域内形成独特的技术

优势。

第二,由于原始创新具有高风险性,科技型

企业不能盲目地开展原始创新,应当循序渐进、

步步深入。虽然科技型企业没有必要完全按照

“联合引智→自主研发→开放合作”的路径开展

原始创新,但是两家案例企业路径选择的深层

逻辑依然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企业应该关注自

身发展情况、行业发展情况及技术环境等内外

部因素,根据发展模式的变化,及时调整原始创

新路径。

第三,科技型企业需要认识到个体差异性

对于企业开展原始创新的影响,即便企业遵循

了“联合引智→自主研发→开放合作”的发展路

径,也需要结合企业自身的类型、特点及所处的

行业特性,考虑企业可以与哪些主体、在哪些范

围内开展原始创新方面的合作,以及设立怎样

的研究机构发挥自主性和现有创新资源作用等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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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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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s
 

Implement
 

Strategic
 

Goal-oriented
 

Original
 

Innovation?
 

A
 

Compa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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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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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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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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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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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033,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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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ation,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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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3.Graduate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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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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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riginal
 

innovation
 

serves
 

as
 

the
 

motivity
 

for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and
 

business
 

transformation,
  

and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dri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premise
 

of
 

strategic
 

goal
 

orientation,
  

this
 

study
 

based
 

on
 

two
 

enterprise
 

samples
 

of
 

Huawei
 

and
 

iFlytek,
  

examine
 

their
 

respective
 

approaches
 

to
 

original
 

innovation
 

and
 

uncovers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that
 

drive
 

innovative
 

practices
 

within
 

these
 

organizations.
  

It
 

is
 

found
 

that
 

enterprise-led
 

original
 

innovation
 

falls
 

within
 

the
 

Pasteur
 

Quadrant
 

innovation
 

behavior,
  

which
 

is
 

mainly
 

divided
 

into
 

strategic
 

long-term
 

goal-oriented
 

innovation
 

and
 

cutting-edge
 

innovation
 

oriented
 

to
 

knowledge
 

application.
  

These
 

two
 

models
 

differ
 

greatly
 

in
 

terms
 

of
 

support
 

methods,
  

behavior
 

orientation,
  

development
 

goals
 

and
 

organizational
 

modes.
  

The
 

original
 

innovation
 

ability
 

of
 

enterprises
 

is
 

essentially
 

reflected
 

as
 

the
 

endogenous
 

evolution
 

of
 

“knowledge
 

focusing
 

ability
 

→
 

knowledge
 

integration
 

ability
 

→
 

knowledge
 

re-creation
 

ability”,
  

and
 

continues
 

to
 

advance
 

along
 

the
 

path
 

of
 

“joint
 

intelligence
 

introduction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
 

open
 

cooperation”.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may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decision-making
 

guidance
 

for
 

enterprises
 

to
 

pursue
 

original
 

innovation.
 

Keywords:
 

enterprise;
 

original
 

innovation;
 

Huawei;
 

iFlytek;
 

goal
 

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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